
香港是不夜天，凌晨時分，旺角街頭
依然人聲鼎沸。對一個城市，這顯現出活
力，但對人來說，是否也同樣表示充滿青
春活力？

深夜還在逛街的，以年輕人居多。喜
歡熬夜，生活那麼精采，早睡實在可惜，
何況即使玩到筋疲力竭，睡一覺就補回來
。真的那麼簡單嗎？肝和腎，都是講求規
律的器官，每到夜間十一點到凌晨三點一
定要休息。如果旦旦而伐，長期傷害後，
就很難恢復。

我們年輕時，從來未曾想過放縱一下
，會傷害內臟，總是有用不完的精力。食
沒定時少運動，即使徹夜不眠，第二天照
常上班，工作過勞又不在乎。吃點補藥止
痛藥安眠藥，白天多喝咖啡，還是能過得
生龍活虎，這就是年輕人嘛！殊不知人生
的黃金時代，不過是草上的花，草必枯乾
，花必凋謝。黃金般的日子若好好保養，
也許還能保持久一點。若不愛自己的身體
，身體也必不愛你。最近親眼看見幾位三
十多歲的年輕人倒下來，才驚覺健康不一
定是年輕人的權利。掏空了身子，年輕人
也是會早死的。

香港和台灣的洗腎人口，逐年增加。
一份大學新生身體檢查報告中，有一成年
輕人的肝功能有問題，且男多於女，研究
生多於大學生。在為前途打拚的如山壓力
下，即使是鐵打的身體也終會壓垮。為何
不及早調節生活作息，徒使肝腎的負荷百
上加斤？我以一個犯錯後的過來人身份，
不斷勸年輕人要注意健康，但他們總是充
耳不聞，不以為意。
我不怪他們，因為當
年自己也是一樣。人
通常都是直到掉入坑
裡，才想起當年許多
人的忠告。

一
踏
進
茶
樓
大

門
，
已
經
暗
叫
不
妙

。
幾
位
類
似
廚
師
的

物
體
，
坐
在
大
門
前

的
圓
桌
打
瞌
睡
，
他

們
頭
髮
蓬
鬆
，
目
光

迷
幻
；
地
面
滑
溜
油

膩
，
服
務
員
漫
不
經
心
，
問
有
什
麼

吃
的
，
她
懶
洋
洋
指
着
一
個
保
溫
櫃

，
是
自
助
點
心
，
蒸
籠
一
堆
堆
亂
七

八
糟
，
熱
氣
騰
騰
，
卻
全
是
空
的
。

這
裡
是
羅
湖
關
口
一
家
酒
樓
，

獨
市
生
意
，
趕
路
旅
客
不
想
推
着
行

李
跑
來
跑
去
，
只
能
委
屈
一
下
。
要
不
是
同
行
朋
友
無

飯
不
歡
、
無
澱
粉
質
落
肚
就
沒
法
過
活
，
我
寧
願
捱

餓
。

圓
桌
上
杯
盤
狼
藉
，
桌
布
上
滿
是
污
漬
，
服
務
員

愛
理
不
理
；
旁
邊
的
牆
櫃
，
櫃
門
全
開
，
沾
滿
陳
年
污

漬
的
桌
布
擠
滿
櫃
子
，
無
人
執
拾
清
理
。
全
店
唯
一
正

常
的
，
是
端
上
來
的
點
心
，
賣
相
一
般
，
但
總
算
熱
騰

騰
。

以
中
國
人
的
衛
生
意
識
，
為
何
數
千
年
來
沒
有
很

多
人
中
毒
死
掉
，
並
非
一
個
奇
跡
。
中
國
人
吃
飯
重
視

熱
，
前
人
已
經
汲
取
夠
多
教
訓
，
唔
熟
唔
食
，
不
熱
不

吃
，
是
生
存
之
道
；
內
地
的
旅
店
賓
館
，
不
論
檔
次
，

皆
必
定
有
一
瓶
燙
手
的
熱
水
，
是
為
數
千
年
文
化
的
不

死
智
慧
。

其
他
外
出
吃
飯
的
宗
旨
：
店
內
冷
清
清
的
，
快
掉

頭
走
；
附
近
無
其
他
食
肆
，
做
獨
市
生
意
的
，
也
最
好

避
開
。
沒
有
競
爭
，
必
然
慵
懶
怠
慢
，
不
思
進
取
，
最

終
腐
朽
崩
壞
，
這
也
是
少
數
千
古
不
變
的
道
理
。

朋
友
又
從
外
國
旅
遊
歸
來
，
面
無
倦
容
，
反
像

是
打
了
一
針
生
命
的
強
心
針
，
對
着
我
這
個
在
潮
濕

天
氣
下
悶
得
發
呆
的
人
，
談
起
話
來
直
是
兩
個
腔

調
。

不
知
又
是
看
了
哪
部
電
影
，
要
飛
去
老
遠
的
希

臘
去
。
他
這
個
生
命
的
獵
奇
是
這
樣
來
的
：
有
個
獨

特
景
觀
的
電
影
背
景
，
如
果
看
電
影
後
仍
在
腦
中
叫

他
念
念
不
忘
的
話
，
他
盡
會
飛
去
那
電
影
的
拍
攝
現

場
走
一
遍
。
自
此
，
電
影
叫
他
旅
遊
，
電
影
的
奇
特

地
點
每
次
都
向
他
招
去
，
他
每
次
都
跟
妻
子
去
圓
那

一
個
個
的
夢
。

那
次
是
看
了
一
部
伊
朗
電
影
吧
，
他
見
到
電
影

裡
有
一
條
河
，
由
高
空
俯
鏡
看
到
的
，
是
一
個
圓
形

︱
︱
一
條
圓
河
，
而
不
是
一
條
長
河
，
為
了
要
親
眼

會
一
會
這
條
長
長
的
，
不
，
圓
圓
的
河
，
他
們
飛
了

去
伊
朗
。

生
命
中
，
每
個
人
總
有
某
種
呼
喚
。
年
輕
的
時

候
有
，
但
要
接
受
那
呼
喚
、
迎
上
那
呼
喚
，
卻
條
件

不
足
；
壯
年
的
時
候
，
那
呼
喚
一
樣
被
迫
抑
壓
在
心

中
，
雖
不
致
被
壓
至
窒
息
而
死
，
但
呼
喚
的
聲
音
只

能
有
微
弱
的
顫
動
而
已
；
但
朋
友
的
今
天
，
擁
有
時

間
和
金
錢
，
什
麼
必
須
的
責
任
，
也
已
完
全
清
理
完

畢
，
一
旦
內
心
有
什
麼
呼
喚
，
他
都
可
以
作
出
回
應

，
爽
朗
地
說
：
我
來
了
。

近
年
常
常
想
到
自
己
曾

經
有
過
的
內
心
呼
喚
，
許
是

已
有
多
久
了
，
那
呼
喚
竟
成

絕
響
吧
？
朋
友
的
閒
敘
，
聽

他
的
每
次
呼
喚
，
想
到
我
的

，
卻
是
久
久
違
了
。

生
命
的
呼
喚
黃
子
程

在
報
章
上
讀
到

談
法
國
人
吃
鵝
肝

（Foie
G

ras

）
的
文

章
，
這
裡
也
聊
幾
句

湊
個
趣
。

法
國
菜
中
，
無

論
煎
鵝
肝
還
是
鵝
肝
醬
都
是
著
名
美
食

，
法
國
人
愛
吃
，
其
他
國
家
的
法
國
餐

廳
也
都
將
之
作
為
號
召
。
問
題
是
，
法

國
生
產
的
鵝
肝
，
供
應
本
國
消
費
也
未

夠
，
哪
裡
找
這
許
多
鵝
肝
應
付
全
球
的

需
要
？
匈
牙
利
是
歐
洲
另
一
個
鵝
肝
的
生
產
國
。
多

年
前
一
次
往
布
達
佩
斯
旅
行
，
無
意
中
去
了
他
們
的

菜
市
場
，
其
中
一
角
落
專
賣
鵝
肝
，
每
個
大
似
小
型

足
球
，
檔
主
說
他
們
以
出
口
外
銷
為
主
，
運
銷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
而
且
價
錢
比
法
國
便
宜
得
多
。

法
國
人
對
飼
養
鵝
隻
管
制
嚴
格
，
先
把
幼
鵝
放

養
，
到
一
定
日
子
才
集
中
餵
食
，
其
間
餵
以
大
量
飼

料
催
谷
肝
臟
生
長
，
令
其
壯
大
肥
美
。
他
們
對
飼
養

鵝
隻
的
環
境
和
飼
料
要
求
很
高
，
不
符
合
標
準
的
不

准
進
口
。
有
段
時
間
內
地
省
區
如
廣
西
、
山
東
都
有

農
場
大
量
飼
養
鵝
隻
，
打
算
進
攻
法
國
的
鵝
肝
市
場

，
但
均
因
未
達
法
國
標
準
未
能
如
願
。

中
國
本
來
是
產
鵝
大
國
，
粵
菜
的
燒
鵝
是
著
名

美
食
，
潮
州
菜
的
滷
水
鵝
也
具
吸
引
力
，
只
不
過
未

拿
鵝
肝
特
別
標
榜
。
我
們
養
鵝
沒
有
法
國
人
般
殘
忍

催
谷
餵
食
，
或
者
可
以
針
對
反
法
國
鵝
肝
不
人
道
飼

養
的
指
控
，
填
補
市
場
空
缺
。

最
近
比
較
吸
引
香
港
人
的
，

要
數
兩
大
免
費
電
視
台
的
新
聞
了

。
一
是
某
電
視
台
的
股
權
變
化
，

香
港
和
台
灣
股
東
還
在
這
邊
官
司

訴
訟
，
那
邊
內
地
地
產
巨
商
就
高

調
入
股
。
地
產
商
人
王
征
出
身
華

東
師
大
英
文
系
，
就
得
過
內
地
優

秀
標
準
的
模
範
學
生
頭
銜
。
後
轉
攻
地
產
，
一
路
順
風

順
水
，
但
為
人
低
調
，
此
次
入
主
電
視
台
，
事
先
也
沒

有
張
揚
。
媒
體
採
訪
北
京
兩
會
，
香
港
人
才
第
一
次
見

到
這
位
皮
膚
保
養
極
好
的
地
產
商
人
。
王
征
高
調
宣
布

今
後
不
再
從
事
別
的
職
業
，
而
要
住
到
大
埔
，
把
今
後

二
十
多
年
的
職
業
生
命
，
投
放
到
該
台
把
它
打
造
成
亞

洲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電
視
台
。
這
個
台
多
年
來
形
勢
低
迷

，
換
帥
換
將
換
股
東
都
未
見
起
色
，
這
回
股
權
變
更
頗

有
懸
念
。
行
商
規
律
從
來
就
是
外
行
領
導
內
行
，
商
人

能
否
請
到
一
班
內
行
高
手
，
才
是
該
台
未
來
發
展
的
關

鍵
。

另
外
就
是
﹁志
雲
疑
雲
﹂
。
另
一
電
視
台
的
這
位

高
層
給
人
最
深
的
印
象
就
是
笑
口
常
開
，
聲
線
美
麗
。

另
就
是
這
三
數
年
由
他
主
持
的
﹁飯
局
﹂
，
有
面
子
請

到
香
港
一
眾
名
人
藝
人
，
提
問
似
風
輕
雲
淡
實
際
綿
裡

藏
針
，
大
大
滿
足
了
香
港
人
對
名
人
的
窺
私
慾
，
順
帶

也
提
升
了
個
人
的
知
名
度
。
這
個
出
身
政
務
官
又
看
似

好
好
先
生
的
人
，
看
去
本
與
﹁貪
污
﹂
不
搭
界
，
但
偏

偏
犯
的
就
是
疑
似
這
個
惡
名
。
兩
台
風
雲
繼
續
翻
湧
，

落
筆
時
一
切
都
還
塵
埃
未
定
。
香
港
人
有
了
茶
餘
飯
後

的
新
談
資
，
都
在
等
看
下
文
。

電
視
風
雲

姍

而

看
貓
兒
洗
臉
是
一
種
樂
趣
。
用
口
水
洗
臉
已
經
滑

稽
，
還
要
把
口
水
先
塗
到
腳
上
，
然
後
認
真
地
把
腳
翻

過
耳
朵
，
再
翻
回
來
，
在
臉
上
抹
來
抹
去
，
做
完
一
邊

再
做
另
一
邊
。

全
世
界
的
貓
兒
都
這
樣
做
，
不
論
牠
是
香
港
貓
還

是
加
拿
大
貓
。
有
一
句
民
諺
說
：
﹁貓
兒
洗
臉
，
雨
在

明
天
﹂
，
看
來
不
可
信
，
因
為
我
家
貓
兒
天
天
都
洗
臉

。
倒
是
一
句
歇
後
語
很
傳
神
：
﹁貓
兒
洗
臉

︱
眉
毛

鬍
子
一
把
抓
。
﹂
意
思
是
做
事
主
次
不
分
，
亂
七
八
糟

。
其
實
貓
兒
洗
臉
倒
是
有
條
有
理
、
步
驟
清
楚
的
。
說

孩
子
骯
髒
，
罵
他
是
污
糟
貓
。
從
前
鄉
間
的
確
有
污
糟

貓
，
因
為
冬
天
寒
冷
，
貓
兒
躲
進
灶
窟
取
暖
，
揩
了
一

身
灰
。
有
時
灶
窟
仍
有
餘
燼
，
燒
焦
了
牠
們
的
鬍
子
眉

毛
，
﹁老
貓
燒
鬚
﹂
的
俗
語
就
是
這
樣
來
的
。

貓
兒
怕
水
，
幫
牠
洗
澡
該
是
一
件
難
事
。
但
我
家

趣
趣
來
了
兩
年
半
，
卻
從
沒
有
洗
過
澡
。
牠
整
個
乾
淨

得
很
，
白
色
部
分
維
持
雪
白
，
全
身
一
點
氣
味
也
沒
有

。
這
是
牠
自
我
保
持
清
潔
的
成
果
。
牠
整
天
只
做
四
件

事
：
玩
耍
、
吃
東
西
、
睡
覺
、
清
潔
，
都
是
有
益
的
事

。
本
來
捉
老
鼠
是
牠
們
的
天
職
，
無
鼠
可
捉
，
並
非
牠

們
的
責
任
。

年薪四百多萬的 「打工
皇帝」，還要涉嫌貪污！令
我這種收入不高眼界也不高
的 「小女子」很是不解。不
是說 「高薪養廉」嗎？原來
，假如人太有貪念，最終還
是會暴露。

當然，誰不愛錢，貪念
也難以避免，但是，為了那
個 「貪」字，付出如此沉重
的代價，值不值得啊？本來
位高權重，人人讚 「叻仔」
，一天到晚， 「身光頸靚」
，意氣風發，要風得風，要
雨得雨，如今被查被囚被撤
職被唾罵，還要面臨被起訴
、被牢獄。

覺得可以僥倖？人不知
，鬼不覺，錢還是多多益善
，還是經不起枕邊 「密友」

不停囉唆，避不了 「情債」？倒也是，
假如 「密友」是個女人，那自然比較容
易滿足，只要華衣美食鑽戒名牌，但
「密友」是個男子漢，要的就是 「自己

事業」 「有成就感」，那真的就有麻
煩。

不是不願殺生長年茹素嗎？不是熱
愛天主的虔誠教徒嗎？一次次呼籲保育
、環保，形象都是正面的，叫人怎麼相
信？原來 「嘴素心不素」？臉上虔誠
「心中不誠」？自以為好聰明，因為太

成功，太多讚揚，所以忘乎所以，以為
自己萬能，無事不能？包括貪污。

說到底，我還是認定他很 「愚蠢」
，原來，聰明是不夠的，人生要有 「智
慧」。曹雪芹不是
早已說過 「機關算
盡太聰明」嗎？結
果真是 「反誤了卿
卿性命」。

花必凋謝
葉特生

吃鵝肝
關 平

誤
了
自
己

舒

非

眉毛鬍子一把抓
阿 濃

黃
美
之
的
創
作
以
散
文
和
小
說
著
稱
，
但
是
她

說
不
知
為
什
麼
從
小
就
愛
詩
，
愛
了
一
輩
子
，
是

詩
迷
，
是
詩
癡
。
二
○
○
一
年
，
她
為
之
身
繫
囹

圄
的
冤
獄
在
台
灣
得
到
平
反
，
除
了
還
她
清
白
，

還
得
到
一
枚
人
權
紀
念
章
和
一
筆
賠
償
金
。
她
用

這
筆
賠
償
成
立
《
德
維
文
學
學
會
》
。
﹁德
維
﹂

分
別
取
自
她
父
母
名
字
中
的
一
個
字
，
表
示
感
念

之
情
。
學
會
成
立
之
後
，
她
決
定
做
的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出
版
一
本
北
美

華
裔
詩
人
的
選
集
。
詩
集
中
的
作
品
都
是
她
挑
選
的
，
她
喜
愛
的
。
因

為
她
是
讀
者
，
挑
選
時
注
重
作
品
與
讀
者
的
親
近
無
間
。
她
希
望
這
些

詩
讀
後
都
能
有
一
兩
句
讀
者
愛
背
誦
，
並
且
期
望
這
些
詩
能
流
入
尋
常

人
家
。
為
了
慎
重
，
她
邀
請
詩
人
心
笛
、
秀
陶
、
陳
銘
華
與
簡
捷
做
編

輯
委
員
。
這
四
位
優
秀
詩
人
，
年
齡
有
跨
度
，
創
作
背
景
不
同
，
詩
風

迥
異
，
真
是
最
適
當
人
選
。

海
外
華
人
寫
作
往
往
比
較
邊
緣
化
，
着
重
興
趣
與
自
我
。
﹁白
馬

社
﹂
詩
人
心
笛
說
，
一
九
五
○
年
代
他
們
寫
詩
既
無
視
於
台
灣
現
代
詩

的
浪
潮
，
也
不
受
大
陸
詩
風
影
響
。
當
今
海
外
作
家
仍
有
不
少
保
持
這

樣
的
心
態
。
也
是
由
於
同
樣
開
放
的
胸
襟
，
黃
美
之
很
有
創
意
地
以
讀

者
立
場
編
輯
了
這
本
《
世
紀
在
漂
泊
》
，
收
集
了
近
三
十
位
從
各
地
漂

泊
到
此
，
不
同
年
齡
詩
人
的
作
品
，
從
紀
弦
到
王
露
秋
。
我
最
欣
喜
的

是
在
集
子
中
讀
到
三
首
方
思
的
詩
，
意
象
鮮
活
，
哲
思
深
邃
。

讀
者
編
的
《
世
紀
在
漂
泊
》

王

渝

茶樓一景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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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鱲角 黃家樑

第
十
屆
道
教
節

徐
振
邦

闖闖新天地

洗 禮
拔萃男書院中四 吳穎駒

四川之行感想 中大 梁鎮浩

赤鱲角本來是一個小島，是大嶼山的屬島
，位於東涌的北部，面積只有二點九平方公里
。後來，隨着新機場工程開展，在一連串移山
填海的工程下，赤鱲角經歷了滄海桑田的變化
，不再是一個 「小島」，變成跟東涌的陸地相
連，新機場也以此命名。

赤鱲角，島上居民又稱之為 「赤立角」，讀音相同而稍變其用字
。究竟有多久的歷史呢？原來赤鱲角古時叫 「赤臘州」，最早見於明
代萬曆年間編寫的《粵大記》，到清中葉以後改稱 「赤瀝角」。 「赤
臘」的淵源，據說與小島的地貌有關，由於島上多花崗岩石，草木不
是太多，所以嶙峋的岩石無樹木遮蔽，隨處露出，就像人衣不蔽體。
在廣東俚語，形容人裸露身體，會用 「打大赤肋」一詞，於是人們就
取 「赤肋」一詞，作為此地的名字。

「赤臘州」到後來又何會變成 「赤鱲角」呢？這裡有兩種傳說。
第一，如果大家打開舊日的地圖，就不難發現，從高處俯瞰赤鱲角這
小島的形狀，就像一條赤鱲魚，往來或經過這小島的漁民，就可能以
此為名。至於第二個說法，也跟香港的漁業和漁民有關，據說小島附
近的水域有大量的赤鱲魚出沒，漁民見此地盛產赤鱲，便為它取了這
個獨特的名字。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要了解一個地方的名字，既可從地理角度分
析，又要結合語言學的知識，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因素，實在大有學問
呢！

因為有了明天，昨天才會擁有理想。
因為有了明天，今天才會努力奮鬥。
因為有了明天，將來才會向成功邁上一大步。
明天，在每一個人心中，都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在一個學生眼中，明天是今天努力學習的成果。今天

的努力，代表了明天小測的結果，不久後考試的成績，以
及在遙遠的將來能否成功。不是擁有對明天的夢想，又怎
樣有動力追求成功呢？

在一個文員的心中，明天是今天努力工作的結果。今

天的奮鬥，代表了明天老闆的讚賞，還有以後能否升職的
要素。不是擁有對明天的希望，又怎樣會有奮鬥，導致升
職呢？

對我而言，明天是一隻小鳥，有了理想，牠能飛得更
高；有了努力，牠能飛得更遠。只有不斷心存理想，努力
奮鬥，小鳥才能夠飛向成功。

其實，人生也不是一樣嗎？人生也不是需要理想，須
要努力，以及需要明天去實現夢想嗎？沒有希望，沒有奮
鬥，怎可能有燦爛的將來呢？

也許有人會覺得，對明天的期望是空虛的，只是一種
對將來的幻想，根本不可能達到。但是，即使可能性多麼
低，它始終是一種動力。因為，沒有這動力，這可能性是
零。沒有期望的人，成功的可能性也是零！

明天應該是充滿希望、充滿夢想的。我們應該像小鳥
一樣，振翅高飛，努力邁向滿布理想、充滿期望的明天！

為了讓市民對道教有更多的了
解，道教的活動已走向群眾。

一年一度的香港道教節已於 3
月 14 日開始。今年是道教節十周
年，主題是 「道通天地、繼往開來
」。

3月14日，道聯會在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了
「善氣迎祥祈福法會」，期間並有巡遊等活動。

一連串的道教節活動，直至 5 月 27 日止，藉以讓市
民認識道教。

推介活動：於 3 月 21 日星期日，九龍新界區禱天祈
福法會於旺角麥花臣球場舉行，並於下午四時舉行巡遊活
動，歡迎市民參觀。

「小動作」是什麼？表面看來
似是指一些 「不大」的動作，如打
字、按掣、寫字等等。這樣想就錯
了。 「小動作」指的動作，大部分
時候確實是很微小的，但真正的意
思卻不盡相同。它指的是我們每個
人不自覺的動作，一些我們沒有控
制着，沒有意識卻做出來了的動作
，這些動作和反射動作也不相同，
不一樣。反射動作是有目的的，而
每個人的小動作也總有少許不同：
一個可能會咬手指甲，另一個會用
手指梳理頭髮。這些都是不自覺，
卻也沒什麼好（或壞）後果的小動
作。

那麼小動作有什麼值得寫的地
方呢？其實它是挺有趣的。很多時
觀察小動作可以推測到一個人的想
法和心態。一個人咬手指甲的次數
，在壓力大時會增加；神經質地搖
腳是和深思有關的。用手指在桌上
畫圈則和放鬆有關。但這類的推測
，也不一定準確的。因為大部分時
間，小動作只是我們空閒、發呆時
做的 「動作」罷了！

每個人的小動作對於自己是很
難留意的，大多是做完了或已開始
了之後才醒悟。但其他人就會覺得
很明顯，因為對他們來說是一樣陌

生的動作嘛！
我讀過一篇小說，寫一個人怎樣利用另一個人

的小動作來謀殺他。他把毒藥放在對方的拇指上，
而被害人的死亡原因就是他不在意的小動作──咬
手指甲。

讀過那篇小說，我就開始對自己的小動作好奇
了。我會不會有些有趣的小動作呢？如果是些會令
自己尷尬的小動作，就要趕快改掉它了。幸好，我
似乎現在還未找出我的 「小動作」。

但要發現自己的小動作，也不會很困難的吧！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呢？

只有經過災難的歷練，體會得到的教訓，我們才可變
成真正的男兒漢。

中國的二十世紀，是用血淚寫成的。我們曾經被洋人
欺侮，土地被割據，國權被吞噬。辛亥革命成功，成立國
民政府以後，又來一場袁世凱當權，軍閥混戰等。不久，
又發生國共戰爭，二次大戰，還有許多許多……有多少人
民百姓在這一百年來受盡戰火摧殘？有多少烈士在戰場上
為國為黨而捐驅？

可是，沒有社會動盪，能否造就中國現在一片繁榮景
象？沒有長征，怎能令共產黨一黨團結？沒有戰火，怎造
就堅強的熱血青年？沒有牛棚，哪來文人學者的悲壯的文
章？是排山倒海的困難和人類不可抵擋的生存意志，創造

上一代人的手繭，提醒他們生存便是歷練
，便是機會！

未經禍難洗禮的人會怎樣？新生一代
中國人，在安穩的社會中誕生和成長，有
着的是前一代不敢奢求的食物、愛護，是
溫室的花朵。

日前，我的小提琴老師邀約我到購物
商場吃飯。鄰座的小孩在嚎啕大哭。我不
禁瞧瞧：桌上有一攤溶掉的雪糕，而大約
七、八歲的小孩拿着雪糕筒大發脾氣。言

談間，我明白了大概梗況：孩子不小心把雪糕弄跌在桌上
，嚷着要爸媽為他再買一杯……

不到五分鐘，父母不好意思似的為他再買一杯。我和
老師都皺着眉頭，老師更想指罵他們。老師是在文革中被
批鬥的讀書人，曾被關在牛棚，也曾與豬共眠，甚至整天
要在田中耕作，生活的艱難使他現今目睹的嬌縱的新一代
，故唏噓憤怒。

有着上一代夢寐以求的美好人生，有着上一代人沒有
的自由和幸福；卻沒有前人的厚厚的磨練，重重的洗禮，
我中華現今的成果能否得到延續？只希望這一代的我們，
記取教訓，可以勇敢地、堅強地面對人生的困難，讓中國
人頑強的鬥志，不怕艱辛的毅力、精神得以延續。

明 天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3B 嚴樂林

小
動
作

沙
田
國
際
學
校
十
三
班

張
忻
立

在學期中段
得知國是學會的
四川交流活動，
便跟朋友一同報
名。當時都不知
道活動的目的、

詳情等。這可令我以適當的態度去接收
國是學會嘗試傳遞給我的意義。

出發前曾有兩次聚會，大家都不斷
提到一個概念：公民社會。當時我對這
概念完全陌生。後來出發後，才知道讀

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一些事情
要親身經歷過才能有深刻體會。

說公民社會，其實現在我也說不清
楚。但看見四川澎洲的新家園計劃的運
作，政府、人民、各界組織共同協作，
我又似有一點模糊的概念。原來社會運
作不必是政府對人民、或政府對企業等
直線模型，原來人民可以站在一個較高
的台階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六十多歲的
老婆婆熱情地走出來擔任 「組長」，新
家園計劃的志願者不斷無私的投入去維

持這個小規模的公民社會，這些都對我
的思想產生了不少衝擊。這亦令我對自
己一直以來的政治冷感有一點後悔。

我們雖然有進行一些 「義工服務」
，但我倒認為是他們服務我們。當地的
居民都很熱情的迎接我們，跟我們談談
住宿的情況，生活小事。

其實我們都沒有實際的做到什麼，
可是其中一位老婆婆在送別我們的時候
竟哭了出來。人與人的關係，可以如此
的淡如止水，又觸動到心靈。這些簡單
的關係，已經很難在香港這些大城市裡
找到了，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寶貴的體
驗。

行程的另一焦點，是救災中心的職
員跟我們談他們的工作情況。

行程的另一部分比較輕鬆，主要是
遊覽成都。從武侯廟等各處景點，我深
深地體會到四川這地方蘊含的深厚文化
內涵。四川歷史上擔任的各個地理角色
是我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難以想像
的。

行程的最後一晚我們去看四川文化
表演。表演有各川劇戲碼，變臉，雜耍
等，都讓我們目不暇給。唯一讓我感到
可惜的是，二胡獨奏的部分與四川本土
流傳的技法差異甚大，宏大的伴奏起用
了西方的功能和聲，獨奏有不少西方小
提琴的元素，活脫脫就是一個小提琴的
演出，只是樂器轉為中國樂器罷了。

中大國是學會 「四川災後考察記」
系列之四

◀
九
龍
新
界
區
禱
天
祈
福
法
會
將
於
本
周

日
在
旺
角
麥
花
臣
球
場
舉
行


